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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孤军营”在一起的日子里（5） ! 叶君琰

! ! ! !上官志标主持了追悼仪式。李先生请来
了国民党上海市地下组织负责人致悼词。他
肯定了谢团长几年来带领部下坚守四行仓库
和孤军营的抗日功绩，说政府和老百姓是永
世不会忘记的。同时，他对目前尚在孤军营的
官兵进行慰问，勉励大家在几位连长领导下，
继承谢团长的遗志，团结一致，继续努力。接
着，还有几位学生和其他代表发了言。说实在
的，我当时根本就没有心思听下去，脑子里全
被“孤军营的弟兄们今后怎么办”这个问题占
据了。直到哀乐声突然响起，那沉痛的声调，
才使我清醒过来。
追悼会结束了。群众绕场一周后，棺木就

要盖上抬走了。我们从此再也见不到谢团长
了！为了争取再看上一眼这位抗日英雄，很多
人拼命地向前挤，场内秩序顿时乱了起来。幸
好将士们事先已作了准备，挑选了一些身强
力壮的小伙子排在前面，引导着吊唁者绕过
灵柩，然后从礼堂后门陆续出去，秩序才稳定
下来。这时，我们几个女学生忙把用白绢包好
的各自的相片，放在谢团长的枕边。谢团长在
上海遇刺身亡，身边没有亲人，没有子女，就
让我们这些相片伴随着他长眠于地下，慰藉
他的英魂吧！
大礼堂的后门打开了。乐队在前，谢团长

的灵柩随后，再后面就是孤军营干部以及李
先生等随行人员。大家缓缓地向营区大门走
去。参加追悼会的人们，很自然地分列成两
行，夹道相送。大把大把的素色鲜花，向着这
支送殡队伍抛去。随着孤军营大门的打开，海
防路、胶州路上的老百姓，也同样自觉地列成
两行，目送着这支悲壮的送殡队伍。

落入魔掌：孤军营将士被迫修路
谢团长去世后，整个孤军营的气氛变了。

往日走进营门，感觉充满生气，将士们忙忙碌
碌，面带笑容。如今却不同了，看到更多的是
垂头丧气、无精打采的模样。几位连长无论才
能还是威望都有欠缺，孤军营真的出现了群
龙无首的局面。早锻炼流于形式，文化课上不

下去了，孤军剧团的排演也时有时无。
有一天，我们照例去孤军营探望，不料被

白俄哨兵挡住了。他们客气地说：“这是上面
的命令，我们也没有办法。你们别白跑了，快
回家去吧！”可是，我们每隔几天，仍身不由己
地要去那儿看看，哪怕围着孤军营区走上一
圈，心里也好像要舒服些。

!"#!年冬，日本鬼子偷袭了珍珠港。我们
明白孤军营的灾难时刻快到了。但我们几个
女学生仍很天真，跑到工部局去找我们熟识
的白俄哨兵，恳求他们偷偷地打开营门，让孤
军将士们逃走。那几个白俄哨兵苦笑着摇摇
头。又过了几天，我们再去胶州路时，看到眼
前的景象全变了，隔离的围墙拆了，里面的营
房被推倒了，孤军将士踪影全无。我们只觉得
血往头上涌，眼泪止不住从面颊往下流。我们
找了住在营区对面的一位老爷爷，向他打听
孤军营的下落。他悲愤地说：“作孽啊！这些人
被关了这么长时间，前几天晚上工部局派来
了几十辆卡车，把他们全都装走了。卡车是往
西开的，谁也不知道把他们运到哪儿去了！”

然而我们仍不死心，几次三番到海防路、
胶州路附近的居民家去打探消息。最后，在一
户居民家里，遇到一位年轻人。他悄悄地告诉
我们说：“上星期，我到虹桥路一位亲戚家去，
那亲戚就住在沪西租界的边上。在他家不远
的地方，有长长的铁丝网隔着，有日本鬼子来
往巡逻。我看到很多人正在那里修路，不停地
挖呀抬呀。起先我还以为那些人是被日本鬼
子拉来的民伕。但仔细一看，这些人都穿着破
旧的军装，其中有几个我还认得，就是孤军营
里的士兵。看他们脸色又黄又瘦，疲惫不堪，
真是作孽啊。日本鬼子手里拿着又粗又长的
皮鞭，还牵着又高又大的狼狗呢！”

我和妹妹、茵绿商量了一下，决定到虹桥
路去探个虚实。星期六下午，我们三人向车行
租了三辆自行车。骑到虹桥路口处，看到前面
不远处果真有铁丝网。我们假装在马路上练
习骑车，一边走一边暗暗观察，想证实一下那
位居民说的是否属实，如果可能的话，就设法

和孤军营战士通个信息。
那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冬天虽还未过

去，却已有了点初春的气息。太阳晒在身上暖
烘烘的。我们看见沿马路西面一排，有很长的
铁丝网拦着。稍远处，有不少人正在那儿干
活。几个日本鬼子手里扬着皮鞭，那种耀武扬
威的架势，叫人看了恶心。

我们三人并排骑着自行车，向那群修路
人慢慢靠近。起初他们谁也没在意，只是埋头
在干活。当我们骑着自行车再次接近他们的
时候，其中一个人，刚好抬起头来用袖子擦
汗，无意之中，和我们的目光碰了个正着。顿
时，这群人中起了一阵骚动，好多人都抬起头
来向我们这个方向望着。啊，我们看到了伍杰
连长，他向我们做了一个“快走”的手势。我们
也怕被日本宪兵发现，对他们造成不利，只好
含着眼泪，依依不舍地骑着自行车回家了。我
们终于知道了孤军们的下落，亲眼看到了他
们在皮鞭下做苦工。一道又粗又长的铁丝网，
硬生生把我们隔开了。

第二天下午，我们又骑了车向虹桥路口
驶去。修路工程进展很快，仅隔了一天，已距
离虹桥路口不远了，和我们骑车过来的这条
路快接上了。由于昨天的相遇是在彼此没有
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双方只是相互看
了一眼就分开了。今天，我们寻找机会，希望
能相互通个信息。远远的，我就看到修路人中
间不时有人抬起头来张望。趁日本宪兵不注
意，我们将包着小石子的纸包，从下面丢过了
铁丝网，然后若无其事地向前慢慢骑过去，直
到马路的尽头。坐在地上休息了一会儿后，我
们又起身慢慢腾腾往回骑。这时，看到伍杰假
装小便，顺手把一个小纸包丢在铁丝网外的
马路边上。当时我们不敢去捡，先骑车到徐家
汇附近一家电影院去看了场电影，然后再向
虹桥路骑去。

到了那儿，果然修路人已收工，鬼子也不
见了。那个白纸包，依然躺在马路边上。我下
车把它捡起后，塞进口袋，招呼同伴赶快骑车
回家。那儿本是个危险之地，何况天已快黑

了，我们毕竟是三个年轻的姑娘。骑车到了徐
家汇那里，我们实在忍不住了，就停了下来，
把纸包打开一看，是伍杰连长写的：“三位叶
小姐，能在这种地方看到你们，我们的心都碎
了。我们在租界被接收前几天，就被当局引渡
给了日本鬼子，一直在附近做苦工。昨天看到
了你们，你们给了我们力量和勇气。我们生活
再苦，劳作再累，信心不变。我们决定要设法
脱离苦海。你们今后决不要再来看我们了。千
万不要来，这太危险了。你们应该好好地保护
自己，为今后报效祖国。”下面具名是“全体战
士”。看了这纸条，我们三人抱头大哭。

回到家里以后，我们一直在苦恼着，不知
下一步该做什么。既然已经知道了孤军将士
们的下落，为什么不去多看他们几次呢？经过
了几天的思想斗争，勇气战胜了胆怯。我们又
租了自行车，冒险去虹桥路口探望。谁知老天
不遂人愿，连接虹桥路口的道路已经修好，铁
丝网也已移动了位置，虹桥路上再也看不到
修路人的身影。人海茫茫，前途难测。如今一
别，何年何月再能见到他们呢？

附记：!"$%年，我和妹妹以流亡学生的身
份辗转到达重庆，先后上了大学。!"$&年夏
天，我意外地遇见了从日寇魔爪下逃脱的孤
军营排长陈祖谟。我就读的大学得到消息后，
还把他请来作报告，介绍他们后来的苦难经
历。'"$(年初，我从上海去南京，在北火车站
月台上，巧遇了曾在孤军剧团一起演出的石
洪谟。他当时已担任上海站的铁路警察。这些
都是后话了。
叶茵绿于 '"$)年患肺病去世。我妹妹叶

珉也在 '"(&年因肝病去世。当年的“三位叶
小姐”，如今只剩下我一人，而我也已经 "$

岁，来日无多了。二十年来，几乎每年的 $月
%$日前后，即谢晋元团长殉国的纪念日，我都
要去他的墓前凭吊，献上鲜花。鲜花下系的写
有挽词的卡片上始终是三个人具名：叶琬、叶
茵绿、叶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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